
晓丹教记者看：凡是背包鼓的满满，手提着两大袋的，都是老手、拼命的人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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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水货的澳门青年：黄金时代已尽，在“放下身段”之前，先赚一点快钱

“当这个城市里没有比较多合法的、向上的工作机会......那肯定something wrong、结构性的wrong 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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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闸，澳门边境。那里接通中国珠海拱北口岸，是80年代人们移居到澳门的第一个落脚地。在密密麻麻的

民居大厦中间，有三条规格一模一样的街道，上面贸易行、药房林立，占了不止20个舖位，人流如鲫，多

年来，形成一个庞大的水货集散地。

每早七点，东主会把各式各样的红酒、猫狗粮，还有当季的货物拿出来，贴上张张白纸，用醒目的红字列

上价钱、毛利，还有过关后接头的地点。从早到晚，这边几乎所有人都在忙。店员开箱分货，水货客四处

比价，买好化妆品或烟酒，装进袋子便一路穿梭，15分钟后到拱北交货。


晓丹挤进人群里，在店门口看来看去，买了一枝茅台。他指指前面的阿姨，教记者看︰凡是背包塞到“起晒

角（鼓的满满）”，手提着两大袋的，都是老手、拼命的人。他今年25岁，大学时期开始在香港做收藏品买

卖，“炒家为主，水货为副”。但2020年中港封关，几乎砸断了陆路水货产业链，货物转移，澳门“由辅助

成了主力”。他一人到澳门闯，从搬货的蚂蚁爬到上线，现在成了数个微信水货群群主，安排水货客接货。


疫情三年，澳门对外实施严格入境限制，对内博彩业受创，总体失业率升到4%，重返2005年水平。但水

货产业依赖珠澳通关免隔离的优势，迅速壮大，并在收缩时代下，成为人们快速补足开支缺口的救命药

——2021年尾，太阳城贵宾厅全线结业，是晓丹观察到的分水岭，本地人走水货的比例从三成慢慢升到五

成，“真的好踊跃”，当中更不乏年轻人的身影。


阿任是其中一个，今年23岁，6月刚从大学毕业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“你始终要吃饭、买东西有开支，你一

定要找些事来做啰。”走一趟水货有多好赚？晓丹买的一瓶茅台1400元（澳门币，下同），出关交货以

后，能赚上230元。



水货客在贸易行外四处比价，买好化妆品或烟酒后便一路穿梭到拱北交货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片段时间的快钱 


疫情之前，尽管阿任的家一直住在关闸附近，他也没想过要走水货。当年中学毕业填志愿，家人不断碎碎

念︰选了商科，有专业知识，出来找文职很简单了。阿任觉得有道理，文职薪水不错，“轻松舒服”。最后

他选择会计专业。

可是大学四年，疫情占上三个年头，重击博彩旅游业，失业率攀升。到2022年阿任毕业时，本地居民失业

率已经飞升到5.5%，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峰。“你知道博企裁员吧？（现在）再也不是人选工，是工选

人。”吃香的职位僧多粥少，毕业以后，就是一场场残酷的汰弱留强。

阿任向博企、银行、私人企业投去十来份履历，只有两家有面试机会，但最终都没有回音。他又去过劳工

局办的配对会，发现只招一人的职位，有不止三十人在同时竞争。自己的GPA（绩点）不到3.0，“那公司

会择优嘛，就不会选你。”阿任平静地说。

但一毕业，没有工作，空闲下来就很可怕。此时，水货产业正在澳门野蛮生长。 


晓丹估计，在2020年后，像他一样来到澳门闯水货天下的香港人，至少有几千人。当中不乏具备经验的业

者，把做熟了的一套带过来，盘下货库买货卖货。贸易行的涌现，扩大了居民接触水货的机会。像阿任的

祖父母就是在喝茶、上公园的时候，从旁人口中听到走水货很好赚的消息。

Tom是阿任的中学同学，从小也住在关闸一带。十多年前，妈妈已经“放工走两转”，赚点买菜钱，是个“老

水货客”。所以成长以来，他对水货客现象早早见惯不怪。他向记者分析水货客变多的原因，不仅是因为贸

易行增长，重点是连带工钱也涨升了，“好赚，就多人走（水货）。”

水货产业是双向的：有货量，也要劳动力支撑。Tom提到，虽然澳门一直保持跟大陆通关，但在两地出现

一定确诊个案时，会实施熔断机制；而凡到疫情平复，关口松绑以后，水货价必然会涨一波——“他最怕的

是散不到货啊，”水货商必须调高回报，才能吸引到足够的人手快速搬运积存的货物。

用晓丹的话说，走水货就是“赚个流水”。当水流不动了，怎能赚呢？今年7月，澳门“相对静止”了半个月，



用晓丹的话说，走水货就是 赚个流水 。当水流不动了，怎能赚呢？今年7月，澳门 相对静止 了半个月，

到8月一开关，带一瓶茅台的工钱由平日的180元涨到300元。于是，“走水”人群的面貌连带也有转变。以

前，晓丹接触得多的主要是移工，以及拿着三个月探亲证来澳的老人。

水货客在贸易行外四处比价，买好化妆品或烟酒后便一路穿梭到拱北交货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关闸位在澳门北区，是低收入人士居住的核心地带。因为地理位置靠近，走水货是帮补开支最便捷的方

法。水客带的物品从80年代的衣服、小电器，到90年转为传呼机、电话，直到自由行开放后，罐装奶粉则

成为最广为人知的走私货。用最短时间，带最多的货，是水货客专业户的心法。

可是一般澳门本地人很少参与。“他们都会出大陆玩，但你叫他拿瓶酒过关，他们是不愿意的：‘那200元

（价差）我懒得赚’。”但是现在社会涌出一批从赌厅失业、被放无薪假，以及找不到工作的人。“只要你开

一些适当的价钱，已经有一大班人争着做、帮你拿货走。”

一方用时间和劳力换金钱，另一方用金钱换更多的金钱——双方在这产业链碰上，各取所需。根据澳门海

关截获水客人士的数据，2021年水客人数较2020年攀升4倍；当中，澳门居民的数目升近3倍。另外今年

11月，保安司司长黄少泽曾表示，根据中国大陆执法部门提供的104人走水黑名单，当中有五成四是澳门

居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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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么方便简单就有钱赚，没理由跟钱过不去吧？”在祖父母不断怂恿下，阿任尝试跟他们走了一趟，带点

化妆品和零食，已经赚到200、300元，他快速心算一下，“基本上是上一天兼职的钱。”

但不是所有人都会把“走水”当全职。对阿任这样的年轻人而言，那只是一个“自由又方便”的临时工——它

可以卡在任何兼职、吃饭买菜的空隙之间进行。用阿任的话说，就是在“片段的时间”里赚钱。

那什么时候需要临时工呢？“你等钱用的时候。” 
 “赌业不就是合法的捞偏门吗？” 


跟阿任不同的是，25岁的阿美有稳定正职，带货只是想抵销验核酸的钱。去珠海按摩、食酸菜鱼，随意玩

一玩，是她的日常消遣。目前，澳门居民前往珠海必须持24小时核酸证明，而验一次核酸要45元。带货剩

下来的钱还可以在大陆消费，“对我来讲，走水货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。”

从8月到现在，阿美一共带过3瓶茅台，平均每次都赚200多元。 


你过关时怕不怕？“不怕，合法的嘛。”阿美数次向记者确认。根据中国海关规定，在15天内首次入境，居

民旅客可带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自用物品过关，包括200支烟或50支雪茄，以及一瓶750毫升的酒；超过

这个量就会被征税或者没收。

“每次一枝酒，加些化妆品也行；化妆品最多赚30元，小小一捆，带两捆这样。”这是阿美的第一手经验，

只要不超量不超额，每次都顺利过关。比如最近的一次，阿美怕酒会摔碎，没有把袋子过X光机，被关员拦

住抽查，“他问我够15日没？我说够。他就让我走。”在她看来，关员放行的举动，也就证明自己没有犯

法。



关闸前，一名男子提着药房袋子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不过，入境的物品因为“合理自用”而免税，如果拿去倒卖，已经是走私；换句话说，水客赚的钱，正是逃

掉的部份税款。阿美不是没有想过交收时碰上珠海那边扫荡，但如果真的那么倒霉，她说会马上把酒喝

掉，“自用啰。”“其实政府好难捉的......我觉得我们这些蚁民要生存，就是要找这一些灰色地带。”

针对水货滋长的卫生和秩序问题，曾有澳门网民在脸书成立“水货举报关注组”，不定期发布水货活动及集

散地消息，希望“啊蛇（阿Sir）跟进”，不过各帖文下只有寥寥十多个赞好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，大部份澳

门人对于这种灰色行业，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眼。

“水货是没有可能完全杜绝的，”访问一开始，立法会议员林宇滔劈头这一句。“走水”在经济好的时代，其

实都有人带货，“带几枝洗头水、日用品，你说它是不是水货呢？根本就没办法处理。”

然而跟以前不同的是，林宇滔在下区视察时也发现，年轻人虽然不是“走水”的主力，但参与比例确实相对

以前多。谈及背后原因，除了社会经济不景，他提到还有个体的家庭和背景因素。

“澳门始终是一个移民城市，本地人口相对比较少，”林宇滔指，很多澳门人的上一辈都是80、90年代来的

新移民，跟大陆的联系相对紧密，加上部份年轻人闲时会到珠海消费，朋辈之间又互相影响，“当你知道有

差价、这些灰色地带的小便宜......何乐而不为？”

不过，年轻人是如何跨过犯法的道德关口？阿美说，自己“有把尺”去衡量。“我看不到逃税对经济有什么不

好。我不逃税，我的生活质素会不会更加好？我看不到。”Tom则把责任归咎于源头，“近来（海关）捉了

好多走私手机的人，那为什么不捉一些贸易店呢？”他觉得，这个政府“好像有点欺善怕恶”。坐在旁边的阿

任也和议：“我们非常同意政府可以执法。”

过去半年，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徐建华一直在研究澳门水货议题。在他看来，上述的理由都是在合理

化自己的非法行为。不过，只要看到澳门那只“房间里的大象”，这种心态似乎不难理解——“澳门整个经济

是靠赌业，赌业不就是一个合法化的捞偏门吗？你赌博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，我（走水货）只是赚几十蚊

而已，那能比吗？”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rofile.php?id=100066768064705


徐建华提到，博彩业长年以来给澳门形成一种快捷文化，弥散在社会里，“每个人、方方面面都觉得快捷很

好”。尤其当政府也是靠博彩税收支撑，不用投资太多就有高回报，那么走水货时间短、位置近，人们图快

钱，“只是觉得是靠劳力赚点小钱而已。”

城市风气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道德门槛，但这时徐建华打趣说，“我在这个城市我也没去‘走水’啊。（但）

假如我一个月只赚几千蚊，我肯定也会去。”让人屈服的大多是现实。“做水货本身就是属于中下阶层、生

活比较困难的人︰劳工阶层、跨境学童的家长。如果澳门有房子，跨什么鬼境？”徐建华觉得，从某程度来

说，赚外快也是一种“自救”。

但他提醒，“当这个城市里面没有比较多合法的、向上的工作机会，（导致）一批年轻人只能够做这个事

情，那肯定something wrong、结构性的wrong 。”

一名女子于药房购物后于店外入箱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二十年一觉黄金梦 


毕业两个多月 阿任还是找不到工作 他报了劳工局推出“带津培训计划” 需要在一个多月时间里选读指



毕业两个多月，阿任还是找不到工作。他报了劳工局推出 带津培训计划 ，需要在 个多月时间里选读指

定课程，结课后再参加局方安排的职业配对，才能获得6656元津贴。但阿任对配对结果并没有信心。

事实上，计划早在2020年9月推出，目前开展到第25轮，然而居民失业率仍持续居高不下。在林宇滔看

来，相比单看失业率，在2022年澳门的就业市场，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就业不足率。

所谓就业不足，指在调查日前7天内，非自愿地工作少于35小时。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统计，自2012年有

记录以来，本地居民就业不足率几乎佛徊在0.8%到0.6%之间，后在2020年疫情时升到了5.2%。然而吓

截止 年第 季 经 过相对静止 段之后 瞬间就 升 达



人的是，截止2022年第三季，即经历过相对静止阶段之后，瞬间就飞升到了17.9%——人数达到5万人，

占整体劳动居民的1/5。

劳动市场的收缩，其实早在2020年疫情时开始。每年3、4月，都会有大学生找林宇滔做访谈、写毕业论

文。当年就业市场迎来第一次收缩，学生的出路就是“全部继续读上去”，读硕士延长两年毕业，“就不算失

业啰。”他们等着疫情过去，但到两年后才发现，企业已经很少招人，自己身处的待业圈子则越挤越满，包

括阿任这些应届毕业生。

近来，林宇滔的议员办公室在招助理，他面试了一批年轻人，当中有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，但更多的是找

工作已经找到很迷茫，想来试一试。林宇滔摇头，说感受到现在年轻人的信心跟气氛，明显比以前差很

多。

曾经，澳门赌业带旺经济爆发，年轻人从未担忧过未来——2002年赌权开放、2003年开放自由行、2004

年首家美资金沙赌场开幕，外资来了，人也来了，“社会充满机会，新赌场建立，他什么人都要。”

林宇滔在大学读环境科学，2003年毕业后进了一家传媒公司做广告，但却被经理叫去做记者，入职以后又

发现记者前辈都跑光了，“很多政府的人去了做赌场高层，传媒的人就去了政府。我这批年轻人去哪里都有

机会。”

对林宇滔一代而言，直观的资源错配对却是黄金一代的体现，“是我们迎接了澳门最黄金的时代。” 




澳门立法会议员林宇滔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“但现在是逆转、在收缩嘛。”2021年澳门博彩收入仅为868亿元，较2019年2900多亿元相比，下跌七

成。林宇滔坦言，身边不少朋友也开始担心位置坐不稳，“那新的那批人怎么办？以前一杯奶茶4元，现在

一杯是15元㖞。”

在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陈建新眼中，时下的年轻人需要重返一个务实状态，“今时今日你

想摆烂都好难。”他形容，博彩业长久以来的荣景，让很大部份年轻人产生一种想法：“找不到工大不了做

荷官、开的士。”——这些年，抱着不愁没工作的心态、到他班上“混日子”的学生，差不多有八成人。

2006年，澳门博彩收入首超美国拉斯维加斯。当时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课程副教授娄胜华曾预警，庄

荷的劳动力价格严重背离了它的价值，当博彩业受不确定因素影响时，首受冲击的就是这些技能单一的职

位。

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都在腾飞，没人顾得上远未看见的危机。忙着投身于热钱当中，澳门人也无暇增值自

己。为什么？“你用唔着啰（用不上）。”阿任一下就回答，“你好运的话，（毕业）已经万多元人工，做个

文员或者庄荷，那你还去考TOEFL、雅思认证试没必要啰，而且还要浪费一千、两千元。”

在阿任看来，在澳门拥有语言认证、技术认证远不及大学文凭有用。自2003年开始，博彩酒店业所提供的

职位已经占到就业市场的3成；不止吸收了失业人口，更吸引大批中学生投身进去。阿任以自身为例子，说

家人虽然只有中学学历，但做庄荷和博企保安工资都有2万元以上。那么按道理来说，随着学历的提高，大

学生自然成为各大企业的首选，在需求中更容易获得机遇。

https://www.safp.gov.mo/safptc/download/WCM_003356


但来到2020年，做了20年的黄金梦要醒了。疫情持续给经济带来三年震荡，2022年12月初，虽然澳门逐

渐放宽防疫措施，但国际评级公司惠誉估计，2023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（GDP）仍会低于2018年的水

平。“所以回头一望，如果我们今时今日还在奢望、但求一张沙子（大学文凭）就可以混过关，我觉得好困

难。”陈建新说，“你不务实，真的生存不了。”

“放下身段”，然后呢？ 


阿任有时会安慰自己。班里成绩较好的同学即便已经找到工作，人工也只有8、9千， “连一万都没有”，

“但他们已经是最top了”。那么自己成绩差一点的，晚些才找到工作也合理。

根据统计暨普查局的就业报告，在失业人口中，超过一半人寻找工作的时间超过4个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市

场职位空缺与失业人口的数字，在2020年开始出现了交叉——每位求职者由疫情前平均可获得两个职位，

开始变成由两个人争一个位子。





当毕业生无法从能力硬拼，只能不断降低自己薪酬期望值。“可能两年前起薪点1.5万、疫情前、中位数

喔。”林宇滔说，“现在跌到1万、甚至更低。”2022年3月，澳门大型招聘网站曾进行问卷调查，结果显示

毕业生认为合理薪酬应该落在1.3万元，但8成受访企业认为应该更低，最多人说1.1万元较合理。另有3成

受访企业表明不会招聘毕业生。

在阿美看来，找工作并不如人们想像中难。她也有朋友在投完无数履历、收不到通知后开始自我怀疑，可

是市面工作还是有的，“一些会展都需要人，他们就散打王一样、一直做散工。”她觉得，主要是看那个人

有没有心去做。

阿任表示认同，但前提是“你不挑工作、你学政府‘放下身段’”——2020年11月，面对攀升的失业率，特首

贺一诚被传媒追问会否主导外雇退场，他说那是一件“很容易做的事”，但问题是澳门人“肯不肯放下身

段”。

端传媒翻查澳门劳工局的网站，统计在11月到12月期间，局方至少办过20场配对会，主要提供售货员、

餐饮服务员、客服、仓务员及保安员等职位。“你去见麦当劳、做外卖车手那些一定有得做，但我读完四年

大学，读到会计专科，我出来没有理由做服务业嘛。”

阿任的目标很坚定︰一份合心水的文职、人工只要过1万。然而在失业的现实当前，这种想法是否正正“放

不下身段”？ 徐建华倒不是这么看。他觉得放下身段，本来就需要一段很长的、自我跟社会互相调适的过

程。

https://www.cyberctm.com/zh_TW/news/detail/2841289#.Y567ROxBy3I
https://aamacau.com/2020/11/16/%E8%B3%80%E4%B8%80%E8%AA%A0%EF%B8%B0%E5%A4%96%E5%83%B1%E9%80%80%E5%A0%B4%E5%A5%BD%E5%AE%B9%E6%98%93-%E5%95%8F%E9%A1%8C%E6%98%AF%E5%B8%82%E6%B0%91%E6%98%AF%E5%90%A6%E9%A1%98%E6%94%BE%E4%B8%8B%E8%BA%AB/


澳门大堂前地摆置圣诞节布置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以前澳门繁荣，把保安、服务业等相较辛苦的工作外包到移工去，但如今经济不好，“你没有那么快就放低

身价，去做那些以前瞧不起、不想做的事情。”“这个东西，应该是（有）人的地方都是这样，不只是澳

门。”

对澳门年轻人来讲，他们才刚刚开始面对现实，“可能还在抗争、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程度”。 徐建华认

为，走水货也许是在调适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找到的其中一个方法。

“我觉得都是向前行而已，在很难找到工作的时候，身边有朋友‘走水’，带着你一起，试过一次又赚不少，

总比待在家里百无聊赖好。”Tom说。

最近，林宇滔也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对比自己当年，澳门最璀璨繁华的时代好像真的用尽了。现在政府叫年

轻人放下身段，“那之后呢？”

2021年，为再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，中央公布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，敲定在横琴

重点发展科研和中医药、文旅会展以及现代金融四大产业。陈建新觉得，这或是年轻人的一条路。

徐建华说他知道这个方案，但没有深究。“那是个口号而已啊，something很远很远。”一种产业，靠的不

仅是人才和实体建设，还需要时间来打磨细化。如今，年轻人站在失业的危机关头，“那是画饼，让你有个

方向，但是我还未吃到饼啊！吃到了我才不去‘走水’。”

而很可能的是，饼就算做好了，吃第一口的也不是澳门人。 


四大产业目前有没有实质内容？“我看不到。”陈建新望着记者，很快接着说，“难听一点讲，当事情做实

了，机会又不到你（澳门人）了，”澳门缺乏专业人才，不是那上就能培养出来。但他很相信，“先要有个

庙，才有和尚。”

那年轻人是怎样看呢？Tom马上反应过来：“四大产业？‘走水’？外卖（外送）？”——坊间讽刺疫情时代

下，“走水”、外卖车手、核酸和掘路，是澳门新兴四大产业。他反问，“有人（才）吗？有都外流出去

啦。”阿任搭上一嘴，颇肯定地揣测，“政府只会引入中国人才。”

https://zhkjs-macau-office.oss-cn-shenzhen.aliyuncs.com/E576FB0E2C5F40E1A1F02FC1F574FDD9.pdf


他们并不觉得落实四大产业，最终受惠的是他们。“澳门太小了，要扩阔眼界就需要出去。你出去了、目标

够远，其实没有必要回来。澳门本身就是这样、只能够这样。”

澳门新葡京酒店广告牌显示标语悼念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“我终极目标就是平凡过完一生” 


晓丹来到澳门3年，一直都没有回去香港。最近知道父亲身体不太好，决定回去一趟过个年。他在社交媒体

发了条动态，说下次回澳门，“就不再是漂浪，而是定居。”近一年，他认识到一位澳门女朋友，打算下年

结婚。

记者问他，是不是已经打算以“走水”作为终身事业。晓丹笑了笑，说自己还有很多门路，“百足咁多爪（身

兼数职）”，不怕没事做。更何况，“走水”产业根本不会消失。

记得一次，他在香港带高额邮票过境，三千多元，被大陆海关叫了进房间抽查。一个关员问他，“到底有什

么方法可以让你们不‘走水’呢？”“我说，阿Sir，你要我们不‘走水’好简单，你中国政府明日取消所有增值



税，我保证听日开始一个水客都没有。”关员笑了笑，把东西还给晓丹就让他走。

“只要有价差，什么都会有人带。”——新年最多带朱古力和曲奇，夏天是防晒，中秋带月饼，冬天到面

膜。有时候，水货的种类也能嗅到当期的中国外交和内部状况，比如因为中澳关系紧张，红酒被课征超过

200%的反倾销税，“你就会明白，为什么水货客买一支60元（的酒），可以有40元工钱。”晓丹说。

但物品总是千奇百怪。像是前阵子被海关抓到的500公斤牛百叶，晓丹也不明所以。最近，他还发现走公

仔面（泡面）也有市场，不知是否因为封城隔离，供不应求。

三年以来，几乎每日穿梭珠澳，晓丹以极快的速度熟悉澳门各个地方。访问这天，他穿着一双黑球鞋，走

路极其快，带着记者在小巷穿来穿去，还能拨空跟不同店舖的人打招呼——水货链需要的人际网络，在人

与人关系密切的小城很容易搭成。

他如何感受港澳的分别？“竞争没那么大、比较随和，也好明显有少少与世无争的感觉。世界变成怎么样，

这里的人好像不是很理会。”那你呢？“世界发生什么事我都会𥄫一𥄫（看一看），始终我有买股票。”

一名工人正在修葺大炮台。摄：麦隽华/端传媒



港人常用“港猪”形容一些只求生活安稳、政治冷感的香港人；澳门也有“澳猪”这一说法。你们觉不觉得自

己是“澳猪”？“我是澳猪！我一直都是澳猪！”Tom跟阿任马上用手指着自己，几乎同声抢着认。那如何定

义澳猪？“信政府。”

“真的？”记者问。“真的！”他们提高声量回答。 


但调侃以后，阿任坐靠近了一些，正经地解释起来。“你说澳门没有出声？你看澳大科大，是有响应这些事

嘛，但好快就被压下来了。”11月末，中国各地掀起反封控浪潮；28日，澳门科技大学一名男生在校园里

举起白纸，被保安带走；澳门大学也有人在公共打印机旁，放上印有“不要核酸要吃饭，不要封控要自由”

标语的纸张。

人们要相信政府，因为“澳门政府比你想像中更加落力、努力用心‘工作’。”想起澳门早前半封城、政府突然

说要修订国安法，网上都有一批人嘲笑澳门人“乖孩子还不是那样”。阿任慨叹，年轻人不出声，不是不想

追求自由民主，“但讲完之后，你还有没有命啊？”说完，他笑了起来，“你应该要支持现在统治的人，爱国

爱澳。”“对啦！”Tom积极附和。

“我开始分不清你们是不是在反讽？”“有少少、真心啦。”阿任边说边点头。 


“你很难强求这个地方一定要种到咖啡豆，事实上它的纬度不对，怎么种都种不到。这个地方政治环境是这

样，你好难做到那些事。”Tom说，他目前的目标，是至少存够60万元，自己开一家餐厅，从低做起。而

在澳门，“我终极目标，就是平凡过完一生。”

（为尊重受访者意愿，文中阿美为化名。）


